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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级而入，这满眼的，印着大朵大朵或红花
或绿花或蓝花的布匹，那一件件手感舒适、散发
着自然气息的布衣麻衣，好像将时间的印记凝固
于这一针一线里，悠悠诉说着那遥远的故事，静
静凝结着古老的艺术传奇。

——题记

老花布衣，一脉钟情
长沙的太平老街。热闹繁华。熙熙攘攘的人

们踩踏着石板街入口处，一条干净古朴的小径蜿
蜒开来，伸至幽静处。闹中取静之处，五彩缤纷
的鲜花盆景竞相开放起来，清香了四处。抬起
头，大片的印着大红花的老花布料垂挂于墙壁之
上，艳丽而夺目，让人忍不住把脸贴上去，自恋
地拍几张照来。
拾级而入，这满眼的，印着大朵大朵或红花

或绿花或蓝花的布匹，那一件件手感舒适、散发
着自然气息的布衣麻衣，好像将时间的印记凝固
于这一针一线里，悠悠诉说着那遥远的故事，静
静凝结着古老的艺术传奇。依着这美不胜收的布
衣麻衣，诉说故事演绎艺术传奇的主人，就是她
——大家都叫她“西瓜姐”。——一个散发着随
性开朗气息的女孩，看上去，亲和，干净。她主
持的店，其名为“女人部落”——一个主打老花
布衣的民族服饰店面。她说，对老花布，就是如
此钟情。于是，便有了这家店面。老花布衣，是
店里的主打品牌。
其实，老花布衣并非陈旧的“老”，它们质

地厚实却花色清新。之所以称之为老花布衣，因
为它承载着并不短暂的悠悠岁月，绝大多数是十
几年前的古朴的手工制品，是店主西瓜姐多年前
日积月累收集的老花布料，再请家乡那些淳朴的
老百姓们一针一线加工的。这些手工制品，种类
亦是繁多。男女老少的各款各式的衣服，围巾、
帽子、鞋子，甚至坐垫、本子，等等。各处各
类，无不散发着纯天然的气息。
不只是花衣，还有布鞋，西瓜姐说，那些客

户非常爱这些手工制品，每每氤氲着弃久愈浓的
民族情结和乡土乡情。正如十多年前，大街小巷
处处传遍着的那首温暖的《中国娃》歌谣：“姓
啥从那百家姓里查/祖籍在那黄土高坡大槐树底
下/家住东方神州又名叫华夏/走到天边不改的名
咱叫中国娃/最爱喝的水呀永远是黄河水/给咱一

身太阳色能把那雪融化/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
豆腐/一清二白清清白白做人也不掺假/最爱穿的
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站得稳哪走得正踏踏实实
闯天下。诚如斯，对于老花布衣、布鞋的钟爱，
大抵是与这种情结有关吧。
店主西瓜姐的这种钟爱，更是深刻而淋漓。

十九岁，她就开始有意识地各处收集珍藏花布
料，开心时，她便把一些布做成漂亮的衣服、旗
袍等等，妈妈也特别钟爱这些老花布，西瓜姐在
为顾客挑选花布服饰时，妈妈就在一旁静静地坐
着，一针一线地纳着千层底，她脸上常常洋溢着
宁静的微笑。淡淡的笑容，有如一朵默默绽放的
菊花，印刻着沉静的岁月时光。因为钟情于这些
老布料服饰，西瓜姐十四年前在张家界开设了一
家专业店面，之后，湘西吉首第二家，2014年，
便来到长沙，开了第三家。不管她走到哪里，妈
妈都跟到哪里，她纳鞋的姿态，成为“女人部
落”的一道风景。妈妈常说，这老花布绣的鞋，
是湖南的“文化特产”，伟大的毛主席也特别喜
欢穿。如此，妈妈和她一道，将精美的花布衣，
连同花布的价值、千层底的精髓、协同古老的中
华民族传统，一同推广、传播、升华。

爱到骨子里
西瓜姐的店里，三五成群的顾客你来我往，

有被门外走廊精致特别的装饰吸引而来的，有被
门口引人注目的其本人的介绍打动而至的，还有
被小桥流水般的清澈的或清风拂面般的悠扬的音
乐感染而入的。
踏入店面的顾客大部分开心而惊喜，从那一

丝丝笑容里可见端倪。西瓜姐说，他们喜爱这种
舒适的、精致的、极具民族特色的东西，另一些
地方有，但种类不够这样齐全，服饰味道也没这
么原汁原味，顾客看到这么多的质地精美的老花
布料服饰，自然会格外欣喜。常常，一对对恩爱
的有情人，或形影不离的闺蜜、死党，上到外婆
下到外甥的三代家人，相伴入店，兴趣盎然地挑
选。
对顾客的喜爱，西瓜姐深深体味和懂得。多

年来，和她形影不离的，就是这样的老花布服饰
啊！她是穿了如此多年，正是如此喜欢，如此钟
爱，她才将它作为自己钟爱的事业，投入如此多
的精力，并浸入如此多年的心血。从小到大，走

到哪里，只要看到那些质地优良、做工精美的老
花布料，西瓜都不吝血本购买收藏，这二十多年
来，她已收藏了几千张老花布床单，都是我国停
产多年的限量品。西瓜妈妈说，她也要用这些布
料为自己做做花衣，一件，两件，三件，都不够
的。爱好这些老花布服饰的百姓越来越多，收藏
的老花布也渐渐不够用了，于是，西瓜姐便会隔
三差五地出差，走家乡湘西大街小巷，一个个山
寨，一个个村庄，逐步筛选，挑选好的布料。她
的挑选非常严格，质量上乘做工精美的花布，才
能入她的“法眼”，才能裁制好进入她的店铺。
保证品质，成为她保持老花布特色的法宝，成为
她传承民族特色文化的依托。
她深谙老花布服饰的精髓。她一直认为，喜

欢这些棉麻服饰的顾客，大部分是追求生活品质
的人。这些老花布制作的棉麻服饰，男士穿着看
起来成熟稳重，女士穿着看起来舒展大气。她觉
得，做这个行业，既能结识与之有共同爱好的有
缘人，更能交上更为高品质的朋友。他们来自己
的店铺买衣服，不只聊棉麻，聊服饰，他们还延
伸着聊中国的风土人情，传统文化。在这个行业
里，西瓜姐便不只钟爱老花布服饰，热衷于做老
花布服饰的生意了，更多的，她寻到了快乐，悟
着了生活的乐趣和奋斗的价值，这种满足感，更
增添了她对此事业的热情。西瓜姐说，爱，便爱
到了骨子里，要一辈子走下去。
性情中人的西瓜姐，洁净的皮肤和清澈的眼

睛，透着一股挡不住的纯真。纯净的东西，一样
可以有故事。她归于此类。在“女人部落”店
铺，她倾听着大家的故事，也偶尔倾诉着自己的
故事。正如店铺里印记着悠长时光的老花布服
饰，在那些多彩缤纷和灼灼艳丽里，仿佛每天都
诉说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这种根植于民族传统
文化的服饰，更增添历史厚重感和文化韵味。
西瓜姐说，不但“女人部落”里的衣服精致

美丽，“女人部落”的环境更精致美丽。所以，
从店铺开业那天，她便精心营造着充满故事感的
情境和画面，顾客深处其中，在试戴饰品试穿服
饰前，便已好像入情如境了。一个叫“阳光”的
顾客描述了那个画面。——那个雨过天晴的傍
晚，阳光沿着店铺门前的石板小径，张张扬扬铺
洒开来，空气清新得让人忍不住要闭上眼睛使劲
呼吸。招待完一拨顾客的西瓜姐，正拨弄着一朵

小花，插上发梢。再嵌入耳朵，再插上发梢。一
边拨弄着，一边倒腾着手里的手机，如此投入享
受，一个又一个角度地拍摄开来，丝毫没有察觉
这个名叫“阳光”的顾客进来。 当“阳光”走进
店铺转了一圈，西瓜姐睁大眼睛吃惊地问：你什
么时候进来的？“阳光”乐呵呵地笑道，我叫阳
光，跟着阳光一起进来的！便是这样，他们便又
“自来熟”地闲聊起来，聊穿衣爱好，生活趣
事，还有那陈年往事。“阳光”说，看着这些老
花布的床单，老花布的衣服，便想起可亲可爱的
外婆。小时候，外婆便是用这种老花布床单，枕
着自己绣的老花布枕头。回忆起来，内心不由触
动。
西瓜姐将她店里的老花布服饰，当成一件件

艺术品，在她眼里，艺术品都是有故事的，诚
然，她也常常挑选购买一些有故事的装饰，将它
们设置于店内，使之“成型”于艺术品。店铺二
楼转角处的“树桩”，便是她在特别时期淘过来
的。那是2014年 10月 1日，长沙太平街马家巷一
场大火，将之中住房烧至倒塌，在市民围观于残
垣断壁之时，西瓜姐偶然发现几棵倒塌的烧黑的
“树桩”，虽然已是残物废品，但却有一种说不出
的美感。她敏锐的“善于捕捉故事”的直觉告诉
她，或许，她可以购买它，将其作为艺术品摆置
店铺中。迅速地，她及时找到负责人购买，并邀
请几名工人将它搬至店中，置于二楼转角处，并
在旁边立牌，诉说这场火灾的故事，向大家传输
安全生活理念。
她常常搜集木窗、木门、绣品、雕花床，达

200 余种。湖南师范大学工学院的学子们走进
来，啧啧称赞，这个名叫“女人部落”店面，原
来还是一栋珍藏着如此丰富厚实的艺术品“博物
馆”啊！
如此，有着这般艺术情结，西瓜姐继续将她

同一条街道的“草帽面馆”，像她的老花布衣店
“女人部落”一样，一如既往地打造成了“艺术
长廊”，之间的摆设、墙贴、挂件、桌凳，亦是
弥漫着郁郁的艺术气息，传达着浓浓土家风情。
“花布衣”的艺术情结，荡漾在古朴的长沙
太平老街，一个叫“西瓜姐”的姑娘，正不断将
其发扬光大，使之在璀璨的中华传统文化里濯濯
生辉。

爱，凝固在“老花布衣”里
尹红芳

武陵源
我是石，绕你的膝
长得再高也是儿女
水是乳汁，是滋养的血
云在天，有母亲的瞭望
有父辈的抚摸

水绕着山，山搅着云
世世代代演绎着
武陵源，不熄的
人间情爱

茅岩河
你说，你要去远方
那么
拉住我的手
顺着茅岩河漂流
你看它彻夜叮咚
多像我们的汹涌激情

我要为你变出温泉，变出瀑布
变出一片快乐的滩涂
让你在这样的光阴里游走
永不停留

苦竹寨
撑一艘小船抵达，梦并不遥远
倾听青石路上的足音
灯火就通明了
繁华散去

吊脚楼上的女子呢喃
鸟儿躲进梢头，羞颜

飞檐翘望的苦竹湾
一汪深情，彻夜流淌
岁月老去

宝峰湖
轻舟已过万重山
山歌回荡
唱给心上的情郎

唱到花开，唱到月亮升起来

还有人在倾听着她的歌唱
宝峰湖亮出一面镜子
照见一朵云
涂抹着星空

清晨，你看
雪白的芦花已开遍崖脚

大峡谷
低下去就能容纳。这
绿的盎然，溪流欢快的音符
走在深谷间，呼吸跳动
轻的飘忽

在深深的记忆里，不遗失
伸手可得馈赠的佳礼
几乎让生命绽开
因包容而永恒
而拥有

张家界诗帖（组诗)
张学辉

午后的阳光里，我们迷路了。父亲说，怎
么会迷路呢？房子拆拆修修，早已不是我们曾
经住在这里的模样了。眼前的小路延伸在阳光
中，不清楚通向哪里。陌生草木围着的房子，
要么是乡间小洋楼，要么破败不堪，无一例外
都是铁将军把守。否则，在这里曾经生活了大
半辈子的父亲，迷路了。
找找寻寻，我们终于寻到了老屋门。掩映

在几栋楼房后，前面是人高的杂草，甚显低
矮。父亲总算舒了口气。
小白屋变成了黑灰屋，像年迈的老狗，耷

拉着脑袋。已扒拉不出半点昔日太阳下神采奕
奕的样子。我一时缓不过神来。岁月啊，真让
人感慨。
讲讲我们搬家的往事。
这栋老屋，是祖父母亲手垒起来的第一个

窝，用一块一块土砖。它属于父母、两个姐
姐、小脚的奶奶，还有，我的童年。父亲用石
灰将整个房子里里外外都刷成了白色，这让它
成为吴家坪村方圆数里的焦点。新屋落成第二
年，生下了我。我的小脚奶奶常念叨，都一把
年纪了，还生个丫头片子干什么。一直念叨到
三年后她去世。
感谢这个纯白洁净的新家，我与父母、姐

姐们的关系最终稳固下来。
吴家坪人少，总共不过百余户，祖父在吴

姓宗族中德高望重。这点，从我家盖在焦点位
置的白色土砖屋中也可略窥一二。吴家坪是以
我家为中心的，朝左右及后方不断地辐射开
去。祖父盖好房子之后，和祖祖辈辈一样，认
为我们都将笃定地世世代代住下去，它将是祖
父祖母的终老之地，再轮到我父母，最后，安

放我们这辈的每一块骨头。然而，我虽然出生在
这里，人生轨迹却没有在这里滑动。不光是我，我
们一家五口都没有到这里终老。
这是后话。
刷好方圆数里堪称完美的白房子不久，我

母亲就不安生了。相对于父亲的胆小偏执，母
亲是个有主见的厉害女人，对，我母亲见过世
面，她最大的目标是不让我们三姐妹扎根在这
里成为农村妇女，她想我们成为镇上吃国家粮
的无论谁，这是她每月去镇上开全镇教师大会
时思索的结果。她是我们村唯一一个吃国家粮
的乡村女教师。
据说母亲是先斩后奏。借钱买了镇上的三

间房子，又开了一星期教师大会之后，才披星
戴月地赶回家。半夜父亲和她吵架，吵醒了姐
姐们和我。不知所云的我继续沉沉睡去，姐姐
们却兴奋着再也睡不着觉。
没来得及回味，我的童年就这样被遗落在

四面环山的山坳坳里。被我妈拖着第一次走出
小山村后，多年便鲜有机会再回到这里。故乡
于我，已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如今，重归故里，对这里并没多少记忆的

我倾向于接纳它的变化，而父母、姐姐们却一
路寻找从前的记忆。生我那年种下的那棵柿子
树已有数丈高。迎着太阳光，我看到正翘首望
树顶的父亲正泪眼婆娑。

来，我们接着讲搬家到了小镇上。
小镇是以一条河命名的。
除了对小山村独一无二的白房子以及门口

小溪的清冽偶尔还有念想之外，镇上宽阔的大
河一个浪头便征服了我幼小的心灵，我一下子
就爱上了新家，尽管我们因为买了镇上的新
房，不得不卖掉父亲修了整整两年的白房子，
又不得不餐餐吃咸菜和开水泡饭⋯⋯然而，这
些都被镇上美丽的灯光、河里摇曳的月光忽略
了，我迫不及待的想成为镇上的孩子。
我们带着几件换洗衣物就算搬了家。将父

亲从装满四十年记忆的白房子搬离却不容易。
父亲开始了像蚂蚁一样辛苦而漫长的搬家之
路。沉默的父亲，干脆每天往返三十里看白房
子。每当我看到默不作声、独来独往的父亲，总
让我感到忧伤，他似乎一直不舍得卖他的白房
子，从而一直跟不上我母亲马不停蹄的脚步。不
知是不是这个原因，从那时开始，父亲似乎和我
们慢慢有些疏远了。
而我，必须花所有的时间在小镇上迎接我

的每个第一次：第一次背上书包，迎着朝阳上
学堂；第一次品尝到薄荷味的泡泡糖、冷掉牙
齿的老冰棍；第一次攥着五毛钱，在人头攒动
的集市上为不知道怎么花它伤脑筋⋯⋯见证了
我无数个第一次的小镇，以故乡河的名义成为
我记忆的源头，也积蓄着少年的我无数个梦想

和希望。
小学毕业后的某个夏夜，父母又爆发了争

吵，这是继老家临搬家那夜后最激烈的一次，
十一二岁的我不再沉沉睡去，我比姐姐们更先
知道又要搬家了，母亲要搬到县城去！
这是个天大的决定。母亲执意要去。父亲

显得更加犹豫不决，他根本连小山村到小镇的
转变都还没有适应，怎么还要他一下子跳两级
呢。他坚持他的原则，不搬。大概是农村一家
之主的颜面吧，“房子都保不住，还是什么一家
之主呢?”他一定是这么想来着。
看到母亲兴奋的眼神，我无来由地跟着兴

奋起来，县城又是什么样子呢？
“妹妹，你要和我住在大大的县城吗？”
“好呀！”
“我们去县城读中学好不好？”
“好呀！”
就这样，母亲把新家和我安在了县城，姐

姐们在小镇读高中和初中，而父亲，似乎“被
迫”没有白房子住、没有小镇上的房子住了，
父亲已经好久没有白天回家了。幸好离开土地
之后，凭他的聪明才智，毫不费力的在小镇上
找到一份工作，住进了单位单身宿舍。
这次，母亲叫了辆大卡车，将家什一股脑

的拉到县城，父亲人影都没见着，不知道是母
亲心疼他不让他“蚂蚁搬家”，还是父亲压根儿

就不准备再当一回“蚂蚁”。母亲将柜子桌椅和
卡车司机一道抬上车，我帮忙搬轻点的东西，
我瞠目结舌的看着矮小的母亲使出比她还重的
力气，我也搬得更起劲了。后来我被安排在司
机驾驶室坐，母亲要坐在卡车上面扶着高柜子
不让它倒。据说要坐两个小时，母亲真是厉
害。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安顿好又一个新家，正是我初一开学之

际，母亲也迎来了她五十二岁生日。我来不及
觉察父母的衰老及其他，因为我必须又要花掉
所有的时间开始新的阶段。我得交更多的新朋
友，学会天天早出晚归的上学校，下自习后学
着其他同学骑自行车，一排排飞奔过去，留下
尖叫声。新生活给我目不暇接的惊喜，哪里有
精力想到父母呢？
“如果我还年轻，我就搬到更好的地方去。”
数年之后一次大雨家里进水，母亲这样

说。我们是相信她的，终于回到家里的父亲也
相信她。只是，某一天，父母会老，房屋也会
跟着搬不动了，只有我们始终还在往高处努力
延伸。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哪里
才是真正的故乡。或许哪里都是我们的故乡。
候鸟的迁徙是有归期的，而我们，本质的

区别是我们只负责离开，等到回来，便已成故
人。父母带着我们迁徙，一定伴着痛苦，这样
的迁徙也伴着不可预见或者能预见的“诗和远
方”，他们一心想给我们更好的生活，这是多年
以后我们才领悟到的。一次次的义无反顾，承
接着过去，也蕴含着未来⋯⋯

没有归途的迁徙
吴咏颜

驼影 周文静 摄

“骚”音 从天上来
就像汨罗江的水草
在我心头荡漾

汨罗江水的呜咽
已被历史的风雨淹没
《离骚》 也已包进粽子
千年之后

谁还会再纵身一跃
握着求索的冷剑
铸就 砥砺奋进的民族魂

艾蒿香浓 雄黄氤氲
《九歌》余韵
卷起时空的波滔
端午水 楚河浪
龙舟竞渡
承载着屈子的魂

千年不灭的 是长江的叹息
香火永存的 是汨罗的祭祀

端午节 是粽香
更是民族魂的飞扬

龙舟竞发忆屈子
钟懿


